
山之情　（散文）
李文举

我爱 山 胜过 爱 水 ，水迂 回 、
弯曲 、不大 诚实 ，也不注重 感情 ，
古人 说 水，“奔 流 到 海 不 复 回 ”

“ 落 花有 意 ，流 水 无 情”，大抵
是不错的 。而 山 ，正 直 、坚韧 、
稳当 ，与 人很容 易 成 为 朋 友 ，所
以李 白 说：“相 看 两 不 厌 ，只 有
敬亭 山”。

我本 秦 川 人 ，初入 山 中 ，始
觉山 可 怕 、险 恶 、威严 ，多遮挡 ，
行路难 ，久 居 之 后 ，厮 混 熟 了 ，
看这 山 岭 、冈 峦 ，或 峭 拔 ，或峥
嵘，或 危 崖 耸 峙 ，或 圆 融 柔 和 ，
分外 有 情 ，舍 不得 割 开 ，数天不
见，就想着 山 ，恋 着 山 。春 节时 ，
我去 了 一 趟 渭 北 ，那 儿 是 一 望 无
际的平 畴 ，天也大 了 ，眼也宽 了 ，

“ 路 漫 漫 其 修远兮”。然 而 走 过
一村又 一村 ，村村面 目 大体相似 ，
顿觉 平 淡 无 奇 ，单 调 一 律 ，不 象
山中 ，峰 回 路转 穿 峡 越 谷 之 后 ，
稻田 、水牛 、村舍 、翠竹 ，又是一
层洞天 ，于是感情催促我赶紧 回到
山里 。

也许是神奇的造化 ，给我的北
窗摆入了三座青山 ，次第儿排列 ，
象馒头 ，象飞凤 ，山 额上一块青石
如同倩女眉上黛一点 。山 与窗近得
有趣 ，藤萝 的蔓条儿悄悄爬上了书
桌，用 竹竿可 夹取山上的野杏 。人
在山 中 ，山在窗外 ，人融入了 自 然 ，
象一张风景画 ，也象一首诗 。清晨
起来 ，我与 山互道早安 ，四季更迭 ，
彼此叮嘱着要更换衣服 。愁闷时 ，
向山诉说苦衷 ，惬意时 ，山拍起了
哗哗松涛 ，向我祝贺 。山 也常与我
说悄悄话 ：我藏着许许多 多 的私房
钱呐 ！

清明节前一天 ，我推窗北望 ，哦 ，
山忽然浓妆艳抹起来 ，一 串 串黄橙橙
的连翘花 ，缀满衫裙 ，随春风摇曳 ，
几株鲜红 的杜鹃花点于胸前 ，象新娘
佩上礼花去参加婚宴 。一群群 山 民 ，
吃过冷食后 （寒食节 ，这里普遍有吃
凉面之俗），手执五彩清明 吊 儿 ，携
子带孙 ，在 山
腰扫墓祭祖 。
一时间 ，青烟
袅袅 ，花朵 、
人物 、青松 、
古碑 ，静 中有
动，动 中 有情 ，
我的窗 口 又换
了一张 “清 明
山景图”。火 ，
山烧着了 ，火
苗四周扩散 ，哔哔剥剥地烧 ，山 在遭
难，被烧得嘤嘤啼哭 。火烧在 山 上 ，
也烧烂了我的心 。一声哨音 ，扑火去 ！
人山 人海 ，手执锨镐 、树枝 ，我奋不
顾身 ，要搭救我的朋友 。山 与人休戚
与共 ，相濡 以沫 。

靠山 吃山 ，吃 山 养 山 ，这本是 山
里人的传统古训 。

山最富有 ，也最疏才仗义 ，今天
的政策 ，要在 山 上做文章了 ，题 日 是 ：
人人大念 “山 ”字经 ，咬住青 山不放
松；养 山 、管 山 、科学利用 山 ；要想
富，少生孩子多栽树 。这几篇大文章
正在做着 ，山 高兴得又拍起了松涛 。
而我 ，客居 山 中 半世的平川人 ，山 里
的风 月 已染 白 了我的双鬓 ，而我对 山
的恋情有增无减 ，我正在跟大家一起
在做好 “山 ”的文章 ，不会发 出象辛
弃疾那样的叹喟：“只 因买得青 山好 ，
却恨归来 白 发多。”死而无恨 。

站
牌

柳
莺

站
了
很
久

仿
佛
莲
花
都
落
了
几
次
了

只
是

车
还
没
来

不
知
从
什
么
时
候
起

共
同
簇
立
的
人
都
已
消
失

我
感
到
疲
惫
的
遥
望
已
成
无
奈

夕
阳
悄
悄
凝
住

说
不
忍
沉
落
陪
我
徘
徊

我
多
想
搭
上
夕
阳
的
车
呵

却
叹
一

句
“
再
见”

任
黑
暗
中
脚
底
长
出
根
来
…
…

鞋 孙铭

鞋总 是跟 脚走
粉身 碎骨 也 不 分 离

脚说

是你 自 己 愿 意

鞋说

哪有 我 的 自 己 ？
从柜 台 到 床 下

你总 是 把我 寻 觅
一旦 当 够 了 奴 隶

你就 栽 一 个 罪 名
一下 子 把我抛 弃

洗澡　（小说 ）
卡龙

这几 日 ，贾二在矿 团委帮忙 出橱窗 ，全身脏
得不象样子 。他决定去洗个澡 。

这以前 ，贾二跟书记等一些人物到来宾浴池
沾过几次光 。以后 ，到别 的池洗 ，心里就不怎么
舒服 。

贾二路过来宾池 ，发现门大开 ，里面人声吵
嚷。转身入 内 ，看到约有20多位脸色红润 ，油头
大肚者正在更衣 。无人注意贾二 。贾二径直来到
池子 门 口 ，一眼瞧见团委苟干事一人赤条条泡在
清澈见底的池水里 。贾二长出一 口 气 ，心里平静
了许多 。推门欲入 ，门 已上锁 。贾
二望望池中 闭 目 养神的苟干事 ，看
看门上 的大锁 ，一股无名火气窜上
心头 ，便推开窗扇 ，一纵身 ，破窗
而入 ，极利索地脱去全身衣裤 。正

欲入池 ，看浴池的开 门喝道：“喂 ，你站住。”
贾二便站了 ，眼睛盯着看浴池人愤怒的瘦脸 。

“ 你是人不？”
“ 我……我不是人。”贾 二说 。
“你过来。”

贾二便过来 ，站在大厅里 已换好衣着的众人
面前 ，两侧的肋骨随呼吸时隐时现 。

“ 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 一遍！”
“ 我……我不是人。”

大厅里发出 “轰”的大笑 。贾二浑身一抖 ，
几滴尿液落到地板上 。

“ 限你10分钟滚 出 去。”
贾二松了一 口 气 ，便又返 回池边 ，十分钟足

够涮一下 了 。却见苟干事仍闭 目 养神 ，想了想 ，
招呼道：“苟师，”等苟干事睁了眼 ，才接着说 ：

“ 您 ，也洗？”
苟干事眼睛睁得老

大，见贾二下池，便爬
出池子 ，甩甩头发上的
水，走向换衣厅 ，脸上
竟无任何表情 。

“ 这 苟 师 ，怎 么
不认识 了？”

贾二 没 再 深 想 下
去，一 头 扎 入 水 ，又
跃出 水 面 ，呼 呼 啦 啦
搅得 满 池 水 花 飞 溅

习惯　（小说 ）

宋震

已退居二线的老胡
最近又退休了 。

老胡对书画如痴如
迷。如今闲在家里更如
此。经常手握大笔在宣
纸上 舞 来 弄 去 ，纸 面
上龙 飞 凤 舞 ，老 胡 却
自得 其 乐 。每天 ，纸
篓里总是塞得紧紧 的 ，
满满的 。

这月 到底 ，老伴把
本月 “帐单 ”拿给他 。
老胡看了大吃一惊 ，上

面写着：“买宣纸、墨
汁颜料共四十八元。”
令他疑惑不解 。忙 问 ：
“买的啥纸 ？啥颜料？”
老伴瞅他一眼 ，说：“你
每天 画 画 的 纸 是 偷 来
的？在家可不是在单位 ，
想用 多 少 ，就 能 领 多
少！”

老胡 一 拍 脑 袋 ：
“ 噢！——习 惯了。”

（ 作者 系 城 固 二 中
学生，14岁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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棋道　（小说 ） 青杉

阿三喜弈 ，常与一 老 者对
弈。老 者 白 眉 、白 须 、白 发 ，
嘴角 挂满微笑 ，酷似一全真道
人；阿 三 则横眉 立 目 ，一付天
王老子老大 、吾 老二之气慨 ，
如一怒发冲冠 “金钢”。

二人弈 中 ，阿 三驱 车 架炮 ，
遣马进卒 ，寻隙则进 ，棋 势 咄
咄逼 人 ，攻势一 潮胜 过一 潮 。
老者则稳扎稳打 ，避车 闪 马 ，
将阿 三 如潮 的攻势化为无形 ，
稳如磐石 ，即便 阿 三 出 现漏 洞 ，
也总要指点一 、二 ，天长 日 久 ，
阿三总能从 中悟到些什么 。

一日 ，阿三所在单位为合
理分 配之事 发生 争执 ，群 言激
愤。阿 三 脾气上 来 ，提笔而蹴 ，
一份合理分 配若 干 问 题递 交上
级，并提议 召 开职 工 大会解决
此事 ，单 位众 人 纷应 。上级为
此找 阿 三 谈 话 ，阿三 回 来后 ，
一言 不发 ，满脸挂 着 愤愤不平 。

后来有人 曰：“阿三 的报

告，上级雷霆俱 发 ，认为纯属胡
闹……”

还有人 日：“上面认为 阿三
在鼓动 员 工 与 单 位 领导做对 ，必
要严惩……”

传言纷纭 ，阿三则全然不理 。
晚间 ，阿 三又与老 者对弈 。

楚汉河界 ，阿三谈及此事 ，老者微然 ，
稍停 ，老者提起一 ‘兵 ’日：“兵
则兵矣 ，它只有它的地盘。”

阿三不以为然 ，拿出 一 ‘卒 ’
日：“过河之卒 ，有进无退。”

老者 白 眉微皱 ，不语 。
弈中 ，老 者 突 提炮：“啪 ”

地一声 日：“炮打过河卒……”
阿三 一愕 ，乱应 一 招、老者

接着 ‘炮’沉底：“将…”
阿三 望定老 者 ，半晌没 回 过

味，只见老 者指着 阿 三 的 ‘相 ’
沉声 喝道：“使 （识 ）相 点 ，退

……”

此时 ，阿 三把脸转 向 天空 ，
双目 一片茫然……


